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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摘 要:端午民俗起源于巫术,其仪式具有超自然的神圣性和“原始之魅”。唐宋以后,端午节

庆习俗的巫术性和宗教性持续淡化,呈现出世俗化的“祛魅”进程。现代社会中,端午节庆的生活

性、实用性、娱乐性、功能性因素日益增强。随着端午习俗非遗文化融入旅游开发和文化产业项目,
传统文化的神圣感和仪式感逐渐式微,文化“复魅”的社会诉求日益强化。中国具有悠久的礼治传

统,“礼失求诸野”成为一种“复魅”的类型。人们往往忽视端午节庆所蕴含的抗争精神与生命意志

的文化基因,中国人“不求神求诸己”的文化魅力与当代价值由此生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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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“原魅”:端午节庆的早期起源

端午起源有着丰富的文献内容。晋书《风土记》

记载:“端者,始也,正也。五日午时为正中节,故作

种种物避邪恶。”[1](P31)辟邪禳灾是远古巫术的主题,

而端午习俗与巫术、原始宗教和阴阳五行密不可分,

充斥着对超自然力量和神仙的膜拜和信仰,从而被

赋予了“原始之魅”。“原始之魅”具有思维建构上的

“混沌性”,“四方上下曰宇,古往今来曰宙”。神话想

象与巫术仪式体现了原始思维的时空维度,例如,
“面死而生”的神话想象以“长生不死”的方法遮蔽了

时间,“生存祈祷”的巫术仪式以“人神对话”的方法

遮蔽了空间。这也从认识论的角度说明在中华早期

文明的起源中,神话与巫术、节庆与习俗往往纠缠在

一起。这本是早期文明“万物有灵”“人神两分”意识

形态下的时空观与解读世界的初始方式。

首先,这体现了原始思维对时间过程流变性的

反映。节日具有周期的节律性,也可以理解为“时间

绵延”①的符号与标志,其所表达的时间不是用钟表

和日历来均匀度量的“科学时间”,而是存储于人类

记忆芯片的“周期过程”。例如,五月正是春夏之交,

这与后来的“五行学说”相勾连,即“五,五行也,阴阳

在天地间交午也”[2](P575)。段玉裁在《说文》中注:

“水火木金土,相克相生,阴阳交午也。”闻一多指出:
“一方面,龙的数即是五,所以在图腾社会的背景之

下,‘五’便成为一个神圣个数,而发展成为支配后来

数千年文化的五行思想;另一方面,作为四龙之长的

中央共主是第五条龙,所以,‘第五’便成为一个神圣

的号数,至今还流行着的五月五日的端午节,便是那

观念的一个见证。”[3](P156~157)

其次,端午节庆具有内容上的超凡性。早期先

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仪式、象征与符号系统。在中



  ① 《端午竞渡本意考》,https://www.chinesefolklore.org.cn/web/index.php? NewsID=8201&Page=2。

② 《哈佛教授: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个民族特征,却让他们屹立至今》,https://www.sohu.com/a/800801080_

12116494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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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的农耕文明形成中,自然节律的周期更替不仅决

定着农业生产,也决定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岁时节

日。而五月是春夏之交的季节,正是在这交接与转

换中,端午节逐步从超凡性过渡到神圣性。
在这一过渡中,龙作为图腾符号,成为端午的重

要标识。闻一多在抗战时期写了《端午考》《屈原问

题》《端午的历史教育》等系列文章,旨在论证中华文

明的先进性与神圣性,从而以文化自信来唤起抗战

决心。当代学者也倾向于认为,“龙神信仰是端午民

俗最核心的信仰要素,它贯穿了端午民俗自起源以

来的整个历程,并始终发挥着巨大作用。正是这一

信仰基础,实现了端午民俗潜在地与整个中华民族

对龙的特殊信仰的统一。”[4]

由此可见,端午源自于早期先民以天神地祇、阴
阳交割为主要内容的“神话—巫术”体系,在漫长的

农耕文明过程中,被赋予了超自然的神圣性与合法

性,并与“五行”相附会,深刻影响了封建时期的礼

仪、礼制和礼治。因而,在一定程度上,端午传统可

谓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魅力之源。

  二、“祛魅”:端午节庆的历史流变

“五行”是中国古代认识论的基础。《孔子家语·
五帝》载:“天有五行,水木金火土,分时化育,以成万

物。”[5](P14)因此,端午节庆具有文化分析上的元构

性、时间过程上的初始性、价值体系上的超凡性,这
些都是其“原始之魅”在不同维度的折射。端午“原
始之魅”的混沌性和神秘性,在历史演化中逐步地方

化、生活化和实用化,越来越凸显其娱乐性、功能性

和审美性,呈现出中国式“祛魅”过程。
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以“祛魅”来解读现代性社会

赖以生存的科学理性与市场理性。“祛魅”,即摒弃

所有的“用于拯救的巫术手段”[6](P222)。他认为:“我
们这个时代,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,最主

要的是因为‘世界已被除魅’。”[7](P151)而从端午节庆

的习俗变迁来看,这种“祛魅”在现代社会到来之前,
就始终在发生着。闻一多曾指出:“端午节逐步成为

吴越地区图腾祭的节日,而赛龙舟是祭祀仪式中半

宗教、半社会性的娱乐节目。”[3](P144)这种“半宗教、
半社会性”本身就是“祛魅”过程中的过渡环节。

(一)“祛魅”中的抗争意识:竞渡与采药的文化

解读

端午“祛魅”过程首先表现为由“鬼神膜拜”转向

“英雄崇拜”。关于端午节的起源,众说纷纭,这恰好

说明了流变过程中的多样性、地方性、复杂性。从端

午祭拜对象的演变脉络看,由超自然力量的膜拜逐

渐转向张天师、钟馗等道教崇拜,然后固定于伍子胥

和屈原等英雄人物,呈现出由神到人的世俗化过程。
端午“祛魅”的第二个表现,就是由“禁忌避讳”

转向“药物医疗”。《礼记·月令》记载:“是月也,日
长至,阴阳争,死生分。君子斋戒,处必掩身,毋躁。”
在古代,夏至是传说中的死神诞辰或下界日,因而也

是“恶月”“毒月”“死月”,由此产生了驱邪避死的民

风习俗,并逐渐集中于五月五日“艾草驱邪”,这成为

端午采药的风俗起源。《荆楚岁时记》记载:“是日,
竞渡,采杂药。”[8](P92)江绍原《端午竞渡本意考》①一文

指出,龙舟竞渡习俗最初是古代先民祓除不祥的一种

公共卫生法术活动,后来逐步演变为采药习俗。
竞渡与采药习俗隐含着强大的生命意志与抗争

意识,这一点往往被我们所忽视。《武陵竞渡略》中
提到“竞渡不独禳灾,亦在卜岁,俗说划船赢得了时

年”[9](P49),这里的“竞渡”与“赢得”说明龙舟习俗与

竞赛游戏最早源于抗争,具有生存斗争的实践价值

与意义。节令习俗往往蕴含着文化基因的遗传密

码。美国哈佛大学神学院的大卫·查普曼教授试图

用“局外人”的眼光解释中国远古神话,他认为,如果

撇开“大禹治水”“愚公移山”“夸父逐日”“精卫填海”
这些神话中的具体情节,转而去寻找其中要表现的

文化核心,那么,只有两个字:抗争②。而抗争是生

命意志的直接呈现,不仅表现为生殖繁衍,更直观地

表现为恶劣条件下的求生意志。
战争与灾害频仍,人们因而非常崇拜具有牺牲

精神的悲剧式英雄人物。吴越一带曾把伍子胥崇祀

为水神,在端午节加以祭拜。《续齐谐记》记载:“屈
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,楚人哀之,每至此日,竹筒

贮米投水祭之……皆汨罗之遗风也。”据考证,在唐

代,端午节公务人员还放假一天[10],可见端午节已

由地方习俗上升为国家制度。
新文化运动时期,西风东渐,有人批评中国的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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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① 蔡元培曾说“西人重视悲剧,而我国则竟尚喜剧”,王国维曾说“中国小说都是乐天的,始于悲者终于欢,始于离者终

于合,始于困者终于亨”,胡适曾说“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点”,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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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意识中偏好“大团圆”,缺乏西方的“悲剧审美”意
识。①这一说法并不准确。从习俗源起来看,端午节

具有忧患意识和“不求神求诸己”的奋斗精神,这恰

恰也是“祛魅”的内生性的精神力量,以现实的人的

魅力取代超凡的神的魅力。从韦伯的视角看,人类

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逐步祛除巫术和魔法等主观臆

想因素,意味着人与神的主仆关系发生了倒转,这是

近代理性乃至近代科学产生的前提。韦伯认为:“从
原则上说,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、无法计算的力量

起作用……而这比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

智化。”[3](P136)

(二)“祛魅”中的审美意识:宋词与明清小说的

世俗化

韦伯强调的“理智化”只是“祛魅”的路径之一,
从日常生活角度看,“祛魅”伴随着文明进步和人们

精神世界的世俗化变迁过程,呈现出丰富多彩的“市
井艺术”。随着城市经济与市井文化的繁荣,宋代端

午风俗开始大众化、游戏化、娱乐化,其物化象征具

有市井艺术的审美价值。北宋达到了中国文人艺术

的时代巅峰,端午及其象征性艺术也融入了宋词歌

舞的“大众娱乐”之中。北宋时期,“五色缕”已经成

为端午的艺术符号,如杨无咎《齐天乐·端午》“更钗

凫朱符,臂缠红缕”、黄裳《喜迁莺·端午泛湖》“玉腕

彩丝双结”、梅窗《菩萨蛮·端午》“色丝添意密,密意

添丝色”,等等。而南宋时期流传最广的是蔡戡《点
绛唇·百索》:“纤手工夫,采丝五色交相映。同心端

正。上有双鸳并。皓腕轻缠,结就相思病。凭谁信。
玉肌宽尽。却系心儿紧。”婚恋是日常生活中最盛大

的仪式,“五色缕”成为端午日常生活审美的典型

样本。
在儒家知识分子眼中,端午不仅成为艺术审美

的物化对象,还因屈原而被赋予更为深厚的历史审

美意境。例如,陈与义的《忆秦娥·五日移舟明山下

作》:“独无尊酒酬端午。移舟来听明山雨。明山雨。
白头孤客,洞庭怀古。”该词作于金兵入侵、国难当头

的1129年端午节,陈与义正在避难途中,自然想到

了屈原和千古兴废。更为知名的是苏东坡的《六幺

令·天中节》:“虎符缠臂,佳节又端午。门前艾蒲青

翠,天淡纸鸢舞。粽叶香飘十里,对酒携樽俎。龙舟

争渡,助威呐喊,凭吊祭江诵君赋……汨罗江渚,湘

累已逝,惟有万千断肠句。”苏东坡不仅描述了端午

习俗,而且还借屈原抒发了历史情怀。
及至明清,端午节已经融入人情往还的世俗惯

习。例如,《金瓶梅》第二十四回写道:“这日是端阳

佳节,他也无心去游戏,衷心忖道:我到老铁家去。
今日大节下,他必定在家。”可见,端午被视作“大节”,
也是亲朋好友相互往还的社交时机。《红楼梦》第三

十一回写道:“这日正是端阳佳节,蒲艾簪门,虎符系

臂。午间,王夫人治了酒席,请薛家母女等赏午。”
由此可见,“祛魅”就是世界的世俗化和理性化

发展过程。与远古社会的神秘叙事相比,这是人们

认知视角的转变、价值依据的置换和社会秩序的重

构。从端午习俗演变来看,汉唐时期以“英雄崇拜”
置换“神灵膜拜”,以“采药施治”代替“驱邪避灾”。
到了宋代,端午节庆日常审美化,更是一种艺术化的

“祛魅”方式,尤其是宋词开始在坊间流行,本身就是

生活化和世俗化的过程。到了明清,端午已经成为

人际交往的惯例,“赏午”也带有更多的游戏和娱乐

因素。这种世俗化进程标志着端午“祛魅”的不同历

史阶段。

  三、“复魅”:端午节庆的当代价值与精神

慰藉

  从根本上看,“祛魅”是一种革命力量。马克思

在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有段名言:“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

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

除了,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。
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,一切神圣

的东西都被亵渎了。”而这一历史过程,也可以解读

为“资本的祛魅”,资本的世俗力量打破了封建文化

与意识形态的神圣性,从而开启了市民阶层与资本

主义的新时代。
然而,“祛魅”并不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单行

道。近代以来,科学理性和现代社会的“程序理性”
深刻地改造了欧洲的传统社会。随着现代社会“祛
魅”的完成,科学理性也越来越混同于“工具理性”
“市场功利”和“实用主义”,人们逐渐感到了物质富

裕条件下的“精神无所皈依的迷茫”。正如韦伯在

《以学术为业》的演讲中所说:“我们这个时代,因为

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,最主要的是因为‘世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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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① 徐州出土的汉代石刻《力士图》,被认为是汉代礼乐文化影响下的祭祀活动。

② 韦伯的“祛魅”理论就是为了论证现代社会的“法理型”统治类型和“魅力型”“卡利斯马型”有所不同。

③ 英文中,“art”一词原本就带有手工制作的涵义,甲骨文中的“艺”字也起源于祭祀仪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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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被除魅’,它的命运便是,那些最高贵的终极价值

观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,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

活的超验领域,或者进入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

往的友爱之中。”[3](P151)

因此,当代人不满意理性启蒙所造成的人生价

值与意义的缺失,又兴起“复魅”的社会思潮与动向。
当然,这绝非要恢复巫术和神秘法力,而是对当下

“科学主义”“工具价值”“市场功利”和“内卷竞争”的
一种抗拒,试图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找到精神慰藉、审
美价值,从而实现对自身的终极关怀。

(一)国家意志:文化自信的顶层设计

2017年2月,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

印发的《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

的意见》明确提出:中华人文精神是中国人民“思想

观念、风俗习惯、生活方式、情感样式、审美追求的集

中表达”,我国传统文化振兴战略,在某种程度上就

是要恢复传统文化的神圣性。这在端午节庆上也有

所体现。

2008年,端午节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。2009
年9月,端午节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

遗产的文化项目。2016年5月,国务院批准端午节

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这是国家

制度从顶层设计上对端午节的正式承认。而屈原是

儒家精神的文化符号,具有维护“大一统”的“正道直

行,竭忠尽智”“其志洁,其行廉”和“忠君爱国之诚

心”等思想内核,是当代家国情怀的经典样式。2021
年2月25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

彰大会上吟诵屈原的诗句“长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

之多艰”。脱贫攻坚是新时代的抗争精神的伟大实

践,因而具有价值正当性和意义的神圣性。
端午与春节、清明、中秋并称我国法定假日的传

统四大节庆,其背后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对端午文化

的褒扬和神圣性的构建。从地方实践上看,区域文

化的发展动机也与国家意志相互重叠。在“振兴传

统文化”战略的大背景下,端午习俗内容丰富,地域

特征明显,受到高度重视。
除了大规模的龙舟赛事以外,浙江嘉兴组织的

端午掼牛颇具特色。它源自宋元时期穆斯林的“抓
牛”技艺,后又融入“船拳、心意六合拳、查拳”等传统

武术,成为多个民族文化相互融合、“美美与共”的样

板。角力竞技源自古老的祭祀活动①。自2012年

起,嘉兴市每年端午期间都会举办中国掼牛争霸赛,
这吸引了国内外大力士的积极参与,成为当代东西

方“力士文化”交汇的焦点。
(二)非遗文化:“复魅”的关键场域

当前,全国各地的非遗文化振兴和非遗项目建

设方兴未艾,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传统文化的

“复魅”趋势。非遗文化包括“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

与表演艺术”“社会风俗与礼仪节庆”“传统手工艺”
等,其源头都含有人们超脱日常生活的“崇拜”“献
祭”“狂欢”等神圣性因素。

传统文化的神圣性在现代理性面前并没有被消

弭殆尽,而是在民间习俗中借助非遗文化有明显的

复苏迹象。中山大学王霄冰等人于2011年清明节

期间,对曲阜祭孔仪式进行了跟踪调查与研究,发现

公祭仪式的世俗化特征明显,仪式手段贫乏,缺乏吸

引力,而民间祭祖礼仪在本真性、本土性和传统性方

面更具感染力。[11]这充分说明,如果完全抛弃了对

神灵的虔诚与敬畏,非遗文化项目只是大规模有组

织的文化演出,虽然场面极具排场和豪华,仍会削

弱、丧失非遗文化中的“仪式感”和“乡愁”的价值、意
义。依靠行政力量组织的非遗文化项目,本身就是

“法理型”的社会治理的产物,这恰恰是以失去民间

“魅力型”治理的魅力为代价的②。
中国具有悠久的礼治传统,而民风习俗则构成

其金字塔的底层。如果在现代的科层体系与市场机

制中,个人的价值和创造性被“同质化”和“原子化”,
那么礼治所维系的差序与等级结构也不复存在,因
此,“礼失而求诸野”,成为中国式乡村治理“法治—
自治—德治”体系的“复魅”诉求。这也提示我们要

对当前的非遗文化产业化进行反思。当前,除了市

场规模和社会需求因素之外,非遗文化产业化的一

个内在悖论是:一旦采用工业制造工序和生产流水

线,则有可能会减弱手工艺品的工匠的虔诚精神和

艺术的魅力价值。③ 非遗文化项目的产业化与标准

化,将会消解手工制品的神圣性,这种工业“祛魅”将
会与大众的“复魅”旨趣产生尖锐的矛盾。

与端午有关的非遗文化内涵丰富,种类众多。
这一方面有利于夯实非遗文化产业的发展基础,另
一方面也增加了“讲好端午故事”的难度。要摆脱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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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① 即日常生活审美化,由英国学者迈克·费瑟斯通于1988年提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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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文旅融合中千篇一律的现代化“审美疲劳”,“复
魅”是最为根本的举措。其实,非遗文化中的“表演、
仪式、竞技、游戏、手工技艺”等都是源自于人的原始

本能,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呈现方式。因此,非遗文化

必须改变其表演性,不是为了游客演出,而是出于原

居民的内生精神需求。只有这样,非遗文化才能走

上“复魅”的振兴路径。
当代非遗文化中的核心魅力在于展示地方族群

的原生态的“人的本质力量”,呈现民间的仪式神圣

性和手工技艺的虔诚性。因此,应矫正非遗文化的

过度产业化,在工业生产与手工创造之间求得适当

规模的平衡,进而强化乡俗与礼治中的情感因素与

精神因素,增强非遗文化的感染力和吸引力,真正复

兴非遗文化。
(三)端午文化:当代文创与审美旨趣

当然,“复魅”绝非“祛魅”的可逆过程。时代不

同,时代精神的旨趣也大相径庭。当前的“复魅”绝
非是复古,神圣和虔诚背后所凸显的往往是故土乡

情和家庭伦理等价值内核,在数字时代呈现出时尚

化趋势。
首先,端午的当代魅力体现为端午审美的大众化

趋势。汪曾祺认为,“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

情诗”,“家乡的端午,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。系百索

子。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,系在手腕上。”[12](P125)“百
索子”显然就是由宋代“五色缕”演变过来的。汪曾祺

在作品创作中完全融入地方风俗,唤醒了人们的乡

愁和日常生活的审美。他在《端午节的鸭蛋》中写

道:“端午一早,鸭蛋煮熟了,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。
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? 有! 一定挑淡青壳的。鸭蛋

有白的和淡青的两种。二要挑形状好看的。别说鸭

蛋都是一样的,细看却不同。有的样子蠢,有的秀

气。”[10]在汪曾祺笔下,鸭蛋成为灵性的审美对象。
萧放认为:端午民间文学主要集中于民间传说故事、
民间歌谣与民间谚语三种类型,而从流传演变的趋

势上看,主要还是集中于家庭伦理的内容。前文曾

论述,宋词推动了宋代端午节庆的“祛魅”过程,使其

由超凡世界进入市井坊间。而在当前的“大众审

美”①阶段,审美已经成为人们超脱现实功利的精神

追求,因而也成为现实中“复魅”的另一种途径。
其次,端午的当代魅力还体现为端午文创的时

尚性审美价值。河南卫视在推出《唐宫夜宴》《元宵

奇妙夜》《清明奇妙游》之后,又制作了《端午奇妙

游》。这些节目迅速成为网红文创作品,其艺术魅力

在于文化创意与科技手段相互结合的奇妙性和时尚

性。其经典形象大多取自传说人物,通过数字技术

加工后,令人耳目一新。这种奇妙感通过人们的无

限想象而达到了审美境界。
近代西方经济学的奠基者马歇尔在《经济学原

理》中指出:世界历史的两大构成力量,就是宗教和

经济。自市场经济改革以来,我国创造了大量的物

质财富,但也造成了内卷化与功利性竞争的全民焦

虑。因此,传统文化的“复魅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

予人们宗教般的慰藉。此外,东西方文明演进的路

径不同,“祛魅”与“复魅”的方式也不同。端午节庆

源远流长,在历史流变过程中“祛魅”与“复魅”交织

更替,其中的抗争意识、生命意志、家国情怀、日常审

美,凝聚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显著特征。这些

文化基因将随着时代变迁不断被激活,不断增加新

的时代内容,也不断增添新的时代魅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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